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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法治护航“一带一路”

去年十月份
的时候，北京雅
颂艺术团的老团
长王渭先生早早
邀请我，去参加
他们的一场庆贺新年的演
出，演出将于新年之前在
雄安新区进行。我的任务
是压轴演唱一首《沁园春·
雪》。新年前夕，演出十分
成功。雄安新区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那是一个正在
建设中的地方，到处都是
崭新的、刚建成或正在建
设的楼宇，人不是很多，但
是那些还未完成的建筑都
在预示着雄安美好的未
来。
回京的列车上，坐在

旁边的小孙和我聊起了歌
唱发声的事儿。一会儿，旁
边就聚集了好几个
合唱团的团员，这
个问高音怎么唱，
那个就问练声怎
么张嘴……都是
歌唱的基本知识。然后我
就说，下次咱们组织一
下，找个时间，我给大家
上个大课吧。
就是这样，今年二月，

我给两个合唱团的团员上
了第一节大课，共有八九
个团员单个跟我上课，每
个人十五分钟左右。
业余歌者，最初的歌

唱大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我也是这样。记得小时
候，我喜欢唱歌，听着无线
电、半导体收音机里那些
时尚的流行的歌曲，就敞

开了嗓子跟着大声唱，哇
哩哇啦，其实就是秀自己
那年轻亮丽的嗓子，昭告
天下：我能唱！我喜欢
唱！那些歌唱家唱出来的
歌儿我都能唱得不比他们
差！“无知者无畏”说的就
是我这种吧？

歌唱这件事看起来是
谁都可以为之的事情，实
则大大不然。歌唱是个技
术活，且是个高超的技术
活儿。没看见那些在舞台
上唱得万千风姿的歌唱者
低音回旋、高声如云，那可
不是简单可以做到的，没

有个五年八年的研
修练习再加实践是
不可能做到的。如
今，许许多多喜欢
歌唱的人参加合唱

团，经常排练，时时登
台，但往往缺少专业训
练。所以，团员们希望得
到一些指导，非常合理，非
常应当。

第一次大课的八个学
员，各有不同。他们都是
热情洋溢，胆子也大，带了
歌谱，站在琴旁。他们都
是有经验的业余歌者，经
常登台，并不怕在人前展
示。这就是我希望的，喜
欢唱，首先是要不害羞，不
管水平如何，却敢张嘴敢
放声，这是我需要的。

第一位是
个男士，声音条
件很不错，音色
比较干净，低音
也有厚度，只是

到高音时会支撑不住，原
因是气息能力欠缺。这是
基础功力的问题，一时半
会儿不能矫正的。我能做
到的就是鼓励和肯定，因
为他的歌唱其实是有不错
的音乐感觉支持的，这是
必须要表扬的。
然后就是女士了，她

们大都有一个特点，是我
一定要认可的，就是都不
怕大场合，不怯场，这一
点，显然是合唱团的功
劳。我曾经教过几个纯粹
“白丁”的学生，喜欢唱歌，
真心想学，只是确实不知
怎样唱歌，随心所欲，任意
而为。当然是我不能允许
的，我便认真思考，想出了
好多招法，用怎样的音型
怎样的节奏来开启他们隐
藏在内里的歌唱元素。因
为培训业余歌者和专业歌
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对
我来说，这是以前几乎从
未经历过的。其实，教女
声对我来说是适合的，女
声教女声，我们的音域音
色都相近，感同身受嘛。
其次就是语言了，讲述歌
唱的技术如果语言复杂深
奥对初学者是不适合的，
有关专业声乐词汇的诸如
“位置”“通道”“腹式呼吸”
等等，经常会让不常接触
这些专用词的业余歌者头

脑发昏，听得云里雾里。
所以，不能那样教他们。
得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语
言，给他们开门见山的启
发，让他们有一目了然之
感。
那天的个别课，有五

六位女士。坦白说，她们
都是很能唱的，会唱很多
歌曲，大多是民族歌曲，都
是平日里我们常听到的那
些歌儿，比如《梅花引》《在
希望的田野上》，也有西洋
歌剧咏叹调，比如《水仙
女》……业余歌者其实都
很自信，他们敢听也敢唱，
宝贵的是一颗热爱歌唱的
心，一看曲目就知道他们
平时是经常浏览并勤奋学

习的。但我的责任是告诉
他们学习歌唱是分阶段
的，从一到十、由浅入深，
半步不能跨越，更不可拔
苗助长。这是原则。

到四月份，我已为华
夏爱乐、雅颂两个合唱团
的歌唱爱好者上过三次大
课了，从中得到了很多过
去没有获得过的经验。对
我来说，弥足珍贵。

专业歌者，如果只是
浮游在高不可攀的音乐圣
殿之上，远离普罗大众，绝
对是在走绝路。而民间民
众，才是“高贵的音乐人”
赖以生存的基础。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
下去的。

吴 霜

爱唱歌的人们
今春惊蛰未至，竟发现小院一角的陶盆里又有了

新的生机——几株嫩绿的牡丹苗破土而出。俯身凝
视，那稚嫩的嫩芽犹如春的使者，让久违的激动在周身
蔓延。我随即拨通了临洮文友周老师的电话。他的声
音裹着西北的风沙从临洮牡丹园中传来：“牡丹就是这
样，不急不躁，依循自己的节拍静静生长。”

牡丹种子是三年前我到甘肃省临洮采访时带回来
的。抵达临洮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名曰“牡丹诗
社”的地方。诗社的周老师指着堂屋中间的牡丹图骄
傲地说：“这是我们当地的紫斑牡丹，因花瓣上有独特
的紫斑而闻名。它开出的花朵大而含蓄，花开千重。”
周老师又指着下午从牡丹园寻到的几
株晚开的牡丹说：“这就是与中原牡丹、
西南牡丹、江南牡丹并称‘四大牡丹’的
紫斑牡丹。紫斑牡丹的栽培历史可追
溯至唐代，临洮自古便是紫斑牡丹的故
乡，尤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历经千
年风雨，传承至今。牡丹树全身是宝：
枝干根须可入药，花籽能榨油，花朵除
观赏外，还能酿酒……”说到酒时，他一
拍脑袋，随即起身，奔向后院，不多时便
捧出一瓶十年牡丹原浆，为大家斟上满
满一杯。

我和同行的几位女士都是滴酒不
沾的。县上的文友说，周老师的牡丹酒
从不轻易示人，更别说喝了。见我们一
脸茫然，他又解释道：“因为牡丹花期
短、产量低，十年的窖藏陈酿便愈加珍贵。”我端起酒杯
问：“这一杯用了多少花瓣？多长时间？”周老师说：“至

少百朵花，十年是最低标准。”经他如此
一番讲述，我不禁心生好奇，轻轻端起酒
杯抿了一口，刹那间，甜香如电流般穿透
舌尖，弥漫至全身每一个角落；咂嘴回
味，一股厚重之感随风而来，它在我的血

脉中游走，又在空气中缓缓铺展开来，愈发浓郁。
那一天，那些关于牡丹的话题让人微醺，牡丹酒、

牡丹花、牡丹树带着香气、带着贵气，也带着一种念想
让人沉醉。离开前，周老师又拿出了他的宝贝——紫
斑牡丹花籽送给我们。捧着手心里的牡丹花籽，大家
相约，三年赛苗、五年赛花、十年赛树。我红着脸说，别
说种牡丹了，就是普通的花，我也种不好，每每在网上
淘来种子，不是发不了芽，就是开不出花。就是在花市
上买回顶着花苞的回家后也开不了几天，我肯定种不
出牡丹。周老师耐心地给我们讲了牡丹种植的技巧，
他说：“牡丹最是娇贵，却又最是顽强，你试试吧。”

回家后，我小心翼翼地将种子播撒在小院的花盆
中，满心期待它们破土而出。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
泥土依旧沉寂。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意识到那些被
我误认为野草拔掉的小苗，其实是牡丹在经过一个冬
季的休眠后，在春季生发的嫩芽。那一刻，我的心猛地
揪紧了，手忙脚乱地将它们重新种回土里，可终究还是
没能挽回它们的生命。错过了季节，我对来年再发芽
已经没信心了。当沉寂三年的牡丹种子破土而出时，
我手指悬在半空，不敢碰触这脆弱而又珍贵的奇迹。

如今，小苗已生出第三对真叶，叶片上的蜡质在阳
光下闪烁着青铜般的光泽。周老师语音留言，每年从
他那领取种子的人络绎不绝，然而真正播种并且成功
培育出来的却寥寥无几。他鼓励我也祝福我，等着十
年二十年后看我的牡丹树、赏我的牡丹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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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的探
索和成果之外，我的译著《失群的鸟儿》
的出版，更让我有了一种成就感。大家
所熟知的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英文
原名为StrayBirds，出现在该诗集中的
第一句。我将之译为《失群的鸟儿》，以
存其真。迻译《失群的鸟儿》，不时与原
作者泰戈尔有东方文化的共鸣。
从在大学任教到去伦敦大学学院

求学，然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我经
历了一次法律与诗意交织的跨界之
旅。泰戈尔的诗如一道光，照亮我内
心深处对自由、对理想的追求。而这
追求，也贯穿在我三十多年的法律服
务生涯中。
在涉外法律服务的早期，业务主

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并购领域。
我和团队成员如同拓荒者，在这片新
兴的领域中摸索前行。每一个项目都
是一场艰苦的战役，我们不仅要精通
国内法律，还要了解国际通行规则和
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为了一个条款
的翻译、一个法律风险的评估，常常
挑灯夜战，反复斟酌。那些日子虽然
辛苦，却充满了成就感。我们见证了

一个个中外合资企业的诞生，为中国
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法律的保障。
然而，法律行业如同变幻莫测的

海洋，总是充满了新的浪潮。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
暴，让我意识到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
和并购业务将面临巨大挑战。而此
时，海关与进出口合规业务却崭露头
角。我顺势调整
方向，带领团队
开始钻研这一领
域。当时，中国
律师事务所的海
关法律业务几乎一片空白，我们面临
着来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国际律师
事务所的激烈竞争。但我们没有退
缩，凭借着对法律的执着和对客户需
求的深刻理解，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
市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
海关业务领域站稳了脚跟，为众多跨
国企业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

2016年，一家中国通信业制造巨
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的事件，让我深刻
认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企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果不了解出

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规定，将面临巨大
的风险。于是，我又一次踏上了新的征
程，带领团队对美国、欧盟的管制和制
裁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
我们的涉外管制与制裁咨询业务逐渐
成熟，为中外企业提供了专业的风险
评估和应对策略。
在法律专业服务之余，我也积极

致力于对外宣传
中国涉外法治。
连续多年在国际
性研讨会、境外
机构以及欧洲的

大学做贸易合规方面的主旨演讲、讲
座或者培训。2024年，我的英文专著
《当代中国出口管制法》在境外出版，
并被欧洲大学列为贸易合规领域研究
生教学的参考书目。这不仅是我个人
的荣誉，更是中国涉外法治走向世界
的一个缩影。
诗歌触及人们的灵魂，这是我贴

近诗歌的缘由。在忙碌的法律工作之
余，翻译《失群的鸟儿》成了我探索
泰戈尔诗情的灵魂之旅。泰戈尔的诗
歌，充满了对人性、对生命、对世界

的深刻洞察，与我在法律工作中所追
求的公平、正义、真理不谋而合。翻
译的过程，是一场与泰戈尔的“对
话”，也是一次对自我内心的探索。

法律与文学，看似截然不同的两
个领域，在我看来，却有着内在的联
系。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追求的
是公平与正义；文学则是人类情感的
表达，探索的是人性与生命的意义。
它们都是为了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
好。

未来的路还很长，涉外法律服务
领域依然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我将继
续在法律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
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也会在
文学的天空中自由翱翔，用翻译的翅
膀传递更多的美好与希望。因为，我
深知，无论是在法律的殿堂，还是在
文学的花园，我都是一只追求自由和
真理的鸟儿，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赵德铭

法律与诗意交织的跨界之旅

清晨，地上湿漉漉
的。昨夜下过一场雨，
空气格外清新。
我走出宾馆，一转

弯，向停车场走去。停
车场那边，是整整齐齐的一长溜凹地，足
有一米多深。
凹地是荒地，荒地里面零零散散地

长着高高低低的植物。土地黄黄的，颜
色非常醒目。令人惊讶的是，那儿有一
个不大的水洼，水不深，但特别清澈，倒
映着湛蓝的天空。
我一向喜欢植物，想看看凹

地里长的是什么植物，但我找不
到可以通向凹地的路。突然，我
看见不远处停着一辆电动车。我
想，那儿可能是路吧，很明显，有人已经
下到凹地去了。
突然，我听到一种沉闷的声音。

嘣、嘣、嘣，很有节奏，一下一下，间隔的
时长像是计算过的一样。像是机床敲击
的声音，又像是夯土机夯土的声音。
当我来到电动车的跟前时，我怦然

心动，像是看到了一个久
违的老朋友一样。我看
见，在水洼旁边，有一个年
轻的女子，正挥着棒槌，一
下一下在石头上捶衣服。
那么有力，那么沉稳，那么
娴熟。
不过，那不是衣服。

也许是床单吧，白色的。
几十年都未曾见过这样的
场景了，那么熟悉，那么亲
切。我记得在童年的时
候，在家乡的小河边，我经
常可以看到大姑娘小媳
妇，在小河边捶衣服的壮
观场面。她们一边洗衣
服，一边大声说笑，十分欢
乐的劳动景象。
此刻，我是在县城，这

个年轻的女人肯定也生活
在县城。我心里热乎乎
的，捶衣声声，敲击着我的
心坎，我的记忆，触动了我
无限的感慨。我有些激
动，又有些感动。这简单
的器具，原始的劳动方式，
并没有完全消失。无论这

个世界的变化和进步
如何快捷，生活条件和
生活方式如何现代，只
要勤劳和朴实的品质
不会远离或者遗失，就

总有一些民间的文化和器物得以完好地
传承。
我找不到下到凹地的路，又因为有

别的事在催促着我，所以我默默地凝视
和聆听了一会儿那位女子和捶衣声。
坐上车，我忍不住向朋友诉说了我
的见闻和感慨。没想到，他一点
也不惊讶。他只是热情而又细致
地向我解释，这位年轻的女子一
年可以节约多少水，一年可以省
多少电。看样子，我看到的并不

是孤立的个体。
宾馆的前面是一个大大的湖，湖的

那一面，便是长江。隔着车窗，眼里波
光粼粼的湖面，在我的面前幻化成人生
和生活金光闪闪的字样。空气里飘溢着
花朵的芬芳，捶衣声声，在我的耳畔回
荡。

安武林

捶衣声声
人们常常将教师比喻为园丁，这个比喻非常恰

当。因为教育就像农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老
师培育孩子的成长，家长培育孩子的成长和农夫培育
一株小苗逐渐茁壮成长，是同一个道理。一棵小苗在
成长过程中需要农夫精心呵护，施肥、锄草、浇水、除虫

……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需要耐
心等待，等待小
苗的成长、发芽、
开花、结果。一

个小朋友的成长也是这样。如今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
的孩子，离大自然太远，离土地太远。他们往往对于电
子产品和各种娱乐工业生产的玩具更加熟稔。

我觉得，让孩子们从小亲近大自然，亲近土地，是
非常有必要的。当下倡导的新劳动教育，正逢其时，大
有可为。新劳动教育，可以让孩子更好地认识大自然，
认识自己，认识大自然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每
个人，怎样去和这个世界更好地相处。通过新劳动教
育，孩子们的手指，可以变得更加灵敏；孩子们的眼睛，
可以变得更加善于观察；孩子们的大脑，可以变得更加
善于思考；孩子们的心灵，可以变得更加善于感受。

让新生去开垦泥土，一定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劳动的精神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赵玉龙

教育是个缓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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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瑙河畔

到印度洋之滨，以

法治为舟，为“一

带一路”护航前

行。

乡土记忆之二 （中国画） 赵澄襄


